
季羡林先生临终前关注的八个问题（上）

□ 季羡林口述 蔡德贵整理

季羡林先生生前最喜欢介绍自己的说法是： 我是北大
的一个教员。 对外界给他的国学大师的称呼， 他执意坚
辞， 但仍然辞不掉。 他说自己连小师也不够， 遑论大师？
他还说自己是杂家， 最多说自己是北京大学教授， 东方学
者， 足够了。 但是季先生的谦虚并不能阻止人们尊他为国
学大师， 新华社的讣告仍然坚称他为国学大师。
现在的问题， 不是争论季羡林是不是国学大师， 而

是要真正了解季先生对国学到底有什么贡献。 我 （指蔡
德贵， 编者注） 曾经在 《探索与争鸣》 杂志发表文章，
探讨季先生的大国学观； 但因学识所限， 虽然花费大量
精力来探究， 也许还是不能真正揭示出季先生的国学
真谛。

2008年 10月 1日， 季羡林先生给温家宝总理写信，
称自己需要一位助手， 并希望我能担任他的助手。 于是，
从 2008年 10月 13日起， 每天下午三点多， 我都要来到
北京 301医院， 花一个多小时听季老 “口述历史”。 季羡
林先生在病床前集中向我谈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
季先生认为， 弘扬国学， 就是弘扬中国文化。 关于中国文
化， 季羡林先生临终前对包括 “创建大国学” 在内的八个

问题尤为关心， 谨分两部分整理如下。

儒学就是宗教，但是中国宗教
有别于西方意义上的宗教

口述时间： 2008年 10月 16日下午 4： 00－5:10
蔡德贵： 最近好多朋友关心您， 问您在做什么。 您

口述历史的内容可以向外界透露吗？ 学术界的朋友都很
关心您。
季羡林： 这有什么保密的， 不保密。
蔡德贵： 您提倡奥运会， 要把孔子抬出来。 香港孔教

学院的汤恩佳博士非常感动， 他说， 这个影响是他自己永
远也不能达到的。 他多年来在大陆捐赠了大约价值几千万
元的孔子塑像， 气魄非常大。 他 74岁， 为推广孔子思想
不遗余力。 山东大学的孔子像也是他捐赠的。 他的观点与
您不完全一样。 他认为孔教的教，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
教， 有教化的意义。
季羡林： 也用不着那么解释， （孔教） 就是宗教， 在

唐代就是宗教。 儒、 释、 道三教， 堂而皇之地叫宗教。 这
无所谓。

的失衡， 即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看， 世界范围的贫富
两极化也越来越严重， 世界经济体系越来越不合理。 无论
是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理论， 还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
理论， 都说明了以往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历史， 就是财富从
边缘向中心、 从穷国向富国集中的历史。 美元的独霸地位
会形成所谓 “磁吸效应”， 全世界的相当一部分财富被吸
附到一个国家， 甚至一条华尔街。 早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
之前， 就有 “华尔街打喷嚏全世界感冒” 的说法， 此次金
融危机印证了华尔街危机全世界遭殃的恶果。
从根本上说， 全世界面临的就是经济体系不合理、 社

会不公正的问题。 尽管单靠福利体系建设难以解决如此艰
难的问题， 但福利制度的研究和建设也应该对此作出应有
的贡献。 “大福利构想” 意在建立一个相对独立于经济体
系的社会体系， 它更强调社会体系包括福利体系的自稳
定、 自协调机制。 例如， “大福利” 搞得好， 虽然不能避
免出现失业问题， 但可以使失业给社会、 给民众生活造成
的冲击尽可能减少； “大教育” 搞得好， 可以有效增强人
们的竞争能力、 适应能力、 应付危机和化危为机的能力；

而如果有了 “大保障”、 “大服务”， 即使面对各种风险和
危机， 人们也可以安然无恙； 有了 “大金融” 更可能直接
对抗和化解金融和经济风险。 所以， “大福利” 作为对经
济危机具有防范功能的全球社会基础， 是可以预期的， 至
少是有必要去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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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贵： 汤恩佳认为， 大陆对孔教有贬低， 孔教就是
挖掘孔子思想的教化意义。
季羡林： 也用不着那么解释， 孔教就是宗教。
蔡德贵： 可是孔教推行起来有难度， 国家不是还没有

承认它是正式宗教吗？
季羡林： 国家不是有宗教局吗？ 我跟国家宗教局局长

叶小文谈过一次话， 不过不是专门谈孔教。 有一次我跟冯
定先生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坐同一辆车。 冯先生提出
一个问题， 是阶级先被消灭， 还是宗教先被消灭？ 后来，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再后来， 我跟叶小文一见面， 就
跟他讲， 你这个位置很好， 在极左的时期， 你这个位置要
消灭宗教的， 这在当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现在呢， 则
要另外看待了。 我跟他讲， 恩格斯用了一个词， 叫 “宗教
的需要”。 这世界有的人需要宗教， 有的人不需要宗教。
我认为这是真的。 中国人， 不需要 （西方意义上的） 宗
教。 至于欧洲人为什么需要宗教，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
们一出生， 就在教堂接受洗礼。 我在德国的时候， （西
方人） 到了礼拜天， 吃完早点， 就到教堂去做礼拜。 那
教堂我去过， 它不限制人员进出。 我去的是天主教的教
堂， 大堂里面挤满了人。 至于他们是跪着还是坐着， 我
忘记了。
蔡德贵： 应该是坐着， 天主教好像不跪。
季羡林： 那我说的就是天主教。 牧师提着一盏灯， 在

人堆里面转， 还发出声音。 牧师提着灯转的情景， 我现在
一闭眼， 还浮现在眼前。 人们早晨从教堂回家以后， 一般
会来到城市附近的农村。 有点钱的人， 比如教授， 都在农
村买一小块地， 种点东西， 地边有一所木头盖的小房子，
他们一天就呆在那个小木头房子里。 吃饭呢， 小木头房子
有现成的， 能够住， 能够做饭。 那时候， 西方有钱人的礼
拜天就是那么过的。
缅甸很有意思， 首都仰光附近有一个茵莱湖。 茵莱湖

边上， 有一些小木头屋子， 人在那里面只能坐， 不能躺，
教授在内的有钱人家几乎都有一所小木头房子。 他们一个
星期在小屋里去住上半天。
蔡德贵： 是不是带有宗教反省的意思？
季羡林： 跟这有关系， 就是反省。 他们想什么， 咱们

不知道， 反正就是反省哪些事情做得好， 对得起上帝； 哪
些事情对不起上帝。
蔡德贵： 先生， 您刚才说中国不需要宗教。
季羡林：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蔡德贵： 那您怎么解决中国唐代儒教的问题呢？ 唐代

是把儒学当作宗教了。
季羡林： 唐代是三教合一。 我认为不是中国不需要宗

教， 而是说不需要西方意义上的宗教。 西方的宗教是信仰
上帝， 而中国的宗教并不信仰上帝。 唐代宗教三教合一，
也不信仰上帝。 虽然同样叫宗教， 但内容不一样。

蔡德贵： 那您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的宗教不是西
方意义上的宗教。
季羡林： 嗯。
蔡德贵： 先生， 现在有观点认为， 西方意义上的宗教

是神学宗教， 信仰的是上帝。
季羡林： 对。
蔡德贵： 我们的宗教是道德宗教， 是让人讲究道德修

养的， 让人完善道德行为的。
季羡林： 对。
蔡德贵： 您说， 有道理吗？
季羡林： 有道理。
蔡德贵： 所以， 中国人从小不念 《圣经》， 但是念

《论语》， 念 《四书》。
季羡林： 其实， 那就是 《圣经》。
蔡德贵： 《论语》 就是我们的 《圣经》， 但是一直没

有把它作为 《圣经》 固定下来， 对吗？
季羡林： 对。 是这样的。
蔡德贵： 您的说法， 与汤恩佳先生完全一样。 他说，

《论语》 就是中国人的 《圣经》。 可惜的是中间有一段， 尤
其是中国的 “文革”， 对儒家的东西冲击得太厉害了。 因
为孔子被打倒了， 《论语》 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 汤恩佳
先生有一个愿望， 如果方便的话， 是否可以安排他与您见
一次面？
季羡林： 他是政协委员啊， 可以通过广东政协与中央

（全国） 政协联系啊。
蔡德贵： 香港身份证来 301， 比较难。
季羡林： 不知道。
蔡德贵： 发扬儒教， 在哪个意义上最有价值？
季羡林： 不是儒教， 我说的是孔子的学说， 我并没有

称它为儒教。 唐代是宗教， 三教合一。 我认为孔子的学
说， 讲运动会， 他讲礼、 乐、 射、 御、 书、 数， 礼、 乐不
是运动， 但射、 御就是运动。 射箭， 开着战车， 这就是运
动。 书、 数是文化， 就是六艺之学。 欧洲有宗教战争， 一
打几百年。 我不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什么宗教战争。 白莲教
起义不是宗教起义， 而是不满的农民， 借宗教来造反， 所
以中国没有宗教战争。
蔡德贵： 可是， 外来的宗教， 对中国宗教的发展还是

有刺激的。 比方说， 佛教对道教。 有些学者说道教是受佛
教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吗？
季羡林： 一点也不错啊。 道教的 《道藏》， 是受佛教

的 《佛藏》 的影响。 但现在国内研究 《道藏》 的人不太
多啦。 现在我们在编 《儒藏》， 这个是谁发起的， 我不
知道。
蔡德贵： 汤一介先生。
季羡林： 恐怕级别还要高。
蔡德贵： 那可能是许嘉璐先生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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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我好像还是总编撰。 （笑）
蔡德贵： 现在除了北京大学在编 《儒藏》， 中国人

民大学和四川大学也在编。 交叉的、 重复的内容可能
都有。
季羡林： 这是没有问题的。
蔡德贵： 有些人说， 您老研究了一辈子佛教。
季羡林： 也不能那么说， 我也不限于佛教。
蔡德贵： 研究啊。
季羡林： 研究也不限于佛教。
蔡德贵： 但是您一辈子没离开过佛教研究， 可以这样

说吗？
季羡林： 我研究佛教， 主要不是从教义角度研究。 我

对于佛教教义， 不感兴趣。 对所有宗教的教义， 我都不感
兴趣。 我觉得教义里边充满了偏见。 我研究佛教语言， 是
从语言 （方面研究的）。 研究佛教的语言， 我这方面的文
章， 写得不少。
蔡德贵： 博士论文谈语尾的变化。
季羡林： 嗯。
蔡德贵： 是比较语言学吗？
季羡林： 应该是， 叫它比较语言学， 或者比较宗教学

也可以。
蔡德贵： 您在 《大唐西域记》 的导言部分———
季羡林： 嗯， 我知道。
蔡德贵： ———可是谈了不少佛教教义的。
季羡林： 很长的。
蔡德贵： 您对教义分析得很透。
季羡林： 都忘记了。
蔡德贵： 那您说， 如何挖掘儒学的价值和扩大其影

响？
季羡林： 我们现在不是在编 《儒藏》 吗？ 现在 《儒

藏》 是在 《佛藏》 和 《道藏》 的影响下编辑的。 这件事最
卖力气的大概是汤一介先生了。 编 《儒藏》， 是从中国的
经典里选一些可以入 “藏” 的， 但到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
度。 最近他们怎么搞，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是 《儒藏》 总
编撰。 《儒藏》 还没有搞成。 因为咱们儒家的著作， 浩如
烟海， 要 “藏” 的话， 得搞出一个次序来， 这是非常不容
易的。
蔡德贵： 用什么方法挖掘儒学的价值呢？
季羡林： 当时我建议奥运会抬出孔子， 因为它 “六

艺” 里面是有体育的。 他们有些人对这个很有兴趣。

《儒藏》实在是非做不行

口述时间： 2008年 12月 10日下午 3： 00－4： 30
张立文： 季老， 这是我们孔子研究院编纂的 《国际儒

藏·韩国编》。 原来汤一介先生一再请我去主持 《中华儒藏

精华》， 当总编， 因为我还没有退休， 纪宝成校长不同意。
我跟汤先生商量， 我编辑国际部分的。 因为您是人民大学
孔子研究院的顾问， 所以您也是我们的顾问。
季羡林： 嗯。
张立文： 我们想跟温家宝总理讲讲， 儒学早就该走

出去了。 海外儒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学在公元前
便传播海外， 成为世界性的学问。 按计划， 我们准备将
《国际儒藏》 分为韩国、 日本， 还有欧美等四个部分汇编。
季羡林： 韩国在尊孔方面做得比我们要好。
张立文： 现在他们还有乡校。
季羡林： 对。 汉城大学有一个奎章阁， 我去看过那个

地方， 奎章阁藏书不多， 但是很有特点。 李退溪就是韩国
的。 《儒藏》 必须做， 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情。
张立文： 希望您支持。 我们想申请一部分经费。
季羡林： 可以找新闻出版总署， 他们管这个事。
张立文： 希望季老多支持。
季羡林： 不敢当。 我力量有限， 尽力而为。 《儒藏》

实在是非作不行啦， 要不然影响我们国家的面子。 人家
问， 《佛藏》 有了， 《道藏》 有了， 为什么没有 《儒藏》。
人家一问， 我们回答不出来。 此外还得要补课， 年轻人还
得认识繁体字。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认识繁体字的情况必
须改变。 原来我有个想法， 大学一年级， 不管哪个系， 开
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同时， 也开中国的国学课。 不管哪个
系， 一年级， 没有修完这个， 不能毕业。 我觉得应该这
样。 此外， 过去有个说法认为， 我们的 《四库全书》 就是
《儒藏》， 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当然， 《四库全书》 是了不
起的东西， 但 《四库全书》 不能叫 《儒藏》。
张立文： 现在我们缺乏古籍整理的人。
季羡林： 是不容易。 国务院不是有个古籍整理小组

吗？ 周林是组长。
张立文： 季老， 您是我们的大树， 有您在， 就好说

话。 我们就有力量。
季羡林： 大家一起来鼓吹， 众志成城啊。 汤一介现在

在做这件事啊。
张立文： 我们在一起做。 汤一介那里已经出了 8 本

了。
张立文： 您有什么想法， 交代给我们。
季羡林： 第一个想法， 就是你们做了一件好事， 要不

然太不像话啦。 儒释道三家， 我们有 《佛藏》 和 《道藏》，
唯独缺少 《儒藏》， 交代不过去啊。 中国不是提倡中国文
化吗？ “藏” 里面就包含中国文化。 第二， 当然， 编撰
《儒藏》 的工作做起来也要慎重。 日本的 《大正大藏经》，
国外的学者都引那本书， 很方便， 我也引那个书， 但是它
的标点， 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不够， 就 “两塌糊涂” 了，
没有一个对的。 给古籍加注标点很不容易， 你看二十四
史， 后来一直有人挑错， 特别是 《元史》。 《元史》 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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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本来就古里古怪的， 《元史》 的错， 最多！

弘扬国学，从娃娃抓起

口述时间： 2009年 2月 5日下午 2： 40－4： 30
季羡林： 现在有个提法， 弘扬国学， 从娃娃抓起。 我

写过这个字幅。
蔡德贵： 您给哪个单位写的呢？
季羡林： 忘记了， 反正不久， 去年下半年吧， 很近

的。 弘扬国学， 从娃娃抓起， 我赞成这个提法。 当时我有
个想法， 我给真正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 尤其是中年、 老
年的学者， 提出了一个课题， 就是他们平常写的弘扬中华
文化的文章， 都是一个调子， 都是学者的调子， 娃娃不懂
也不适应这种调子呀。 国学要从娃娃抓起， 怎么抓， 很
难， 怎么让娃娃了解什么是文化， 这个工作很难。 现在让
我给娃娃讲文化啊， 我讲不了。 我们的讲法， 娃娃也接受
不了。
蔡德贵： 北京的一些国际学校， 就是采取像过去私塾

的办法， 让小孩先背， 然后讲一些故事， 效果很好。 如
“有朋自远方来”， “德不孤， 必有邻” 一类。 中国的孩子
现在采取这个办法是不是也行？
季羡林： 哦， 先背。 对。 过去我们小时候， 就是学老

办法， 背 《百家姓》、 《三字经》、 《千字文》， 这是第一
步， 第二步就是背 “四书” 了， 主要是 《论语》、 《孟
子》。
蔡德贵： 当时韵律的小学启蒙有了吗？
季羡林： 大概几百年来， 传统的办法就是背 《百家

姓》、 《三字经》、 《千字文》。 后来我才知道， 只能自己
背， 里面的内容老师讲不了。 比如 “天地玄黄， 宇宙洪
荒” 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 他怎么讲得了呢？ “天地玄
黄” 后来改过 “天地元黄”， 为什么改元呢？ 因为康熙不
是叫玄烨吗？ 玄改成元， 这一改， 面目全非。 天地玄黄，
包含很大的学问， 中国的开天辟地的历史， 就是天黄地
黑。 老百姓对开天辟地的知识， 就是天是黄的， 地是黑
的， 这本来是基本的概念。 但是玄改成元， 就没有法子讲
了， 完了， 面目全失了。 再比方 “人之初， 性本善”，
“性本善” 只是儒家一派的观点。
蔡德贵： 您小时候背过不少东西。 包括 《书经》， 您

都背过的。
季羡林： 我们那时候就是背。 即便老师要讲， 如果没

有一个大学教授的水平啊， 也讲不了里面高深的含义， 所
以只能背， 私塾老师怎么讲得了呢？ 上面讲的中国历史上
对开天辟地的看法， 私塾老师他连知道都不知道， 怎么讲
啊？ 还有 “人之初， 性本善”， 这只是一派的看法。 还有
人并不认为性善， 荀子就讲性恶， 这也是儒家。
蔡德贵： 荀子在稷下学宫当了祭酒， 相当于大学校

长， 他吸收了齐文化的因素， 尤其是淳于髡的影响， 淳于
髡是他的老师。 由于文化交流的结果， 荀子形成了自己的
风格， 就是吸收齐文化的因素。
季羡林： 当年我们念书的时候啊， 学生也不问， “人

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就是背， 背得多了，
你慢慢就懂了。
蔡德贵： 那时候教师的法宝是打板子。 而我们现在

却规定不能体罚学生。
季羡林： 嗯。 其实老的教育方法， 也有它的好处。 背

了再说， 慢慢就懂了。
蔡德贵： 背还是有好处的。 您从小背过好多中国古

典。 您这一辈子， 背很多书， 多背点有好处。
季羡林： 有用处。 所以我现在有个看法， 现在年轻孩

子啊， 多背点书， 有好处， 特别是多背点诗， 年轻孩子最
少能够背几十首诗。 我背的诗不少， 甚至于到后来很长的
像 《长恨歌》， 都能背， 当然现在不行了。 《琵琶行》， 当
时都能背。 我们那时候到了高中， 写文章都是用文言文。

创建大国学概念①

蔡德贵： 您多次呼吁创立大国学， 您在给袁行霈的信
中， 更为明确地指出： 国学， 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同义
词。 您也曾应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之邀， 为 《中国通
史》 题词： “普及中国史， 提倡大国学”。 您为什么要提
倡 “大国学”？
季羡林： 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 按我的观

点， 国学应该是广义的 “大国学” 的范畴， 不是狭义的国
学。 既然这样， 那么国内的各地域文化和 56个民族所创
造的文化， 就都包括在 “国学” 的范围之内。 地域文化和
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
这一文化共同体。 齐鲁文化互补，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但是齐鲁文化以外， 其他地域文化也很重要。
过去光讲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我是不同意的。 长
江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 其实都应该包括在国学里边。 敦
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
国学的发展不是封闭的， 其发展离不开文化交流。 文

化交流有两种形式， 一个是输出的， 一个是进来的。 敦煌
学是进来的代表， 很多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的文化， 都到
过敦煌。 佛教从国外进来， 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 形成了
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 敦煌学里边有很多内容是佛教
的， 也有其他文化的， 是古代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最后一
站， 再往下就没了。 吐火罗语的 《弥勒会见记》 剧本， 是
不是也算国学？ 当然算， 因为吐火罗文最早是在中国新疆
发现的。 吐火罗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 是别的地方没
有的。
很多人以为国学就是汉族文化。 我说中国文化，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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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 中国文化是我们国内 56个民族共
同创造的， 这 56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而且通过文化交流， 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里的外来文化，
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 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

还没有挖掘出来。 弘扬国学， 绝不是复古。 任何事情都是
要前进的， 国学也要前进， 里边的精华要保留， 也难免有
一些糟粕， 那就去掉。 总之要向前看， 不要向后看， 向后
看的目的是为了向前看。 传统文化不断发展， 外来的文化
不断地融入中华文化之中， 这是没有时间界限的。 儒家、
道家是传统文化， 佛家也是啊， 把佛家排除在外， 这是不
对的。
蔡德贵： 几十年来， 您的研究涉及到国内除汉族以外

的其他民族的文化。 早在 1984年， 您就应上海戏剧学院
的邀请在该院戏剧文学系作学术报告， 虽然主题是着重介
绍印度的戏剧文化， 但在讲到中国的戏剧历史时， 您提出
特别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戏剧历史的研究。 您还曾在多篇文
章中指出了繁荣满族学、 蒙古学和朝鲜学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 能否结合您的研究谈谈 “大国学” 的内涵？
季羡林： 出版界， 过去出过的好多中国哲学史、 中国

文学史、 中国医学史著作， 这个 “中国” 大都是汉族的，
满族的东西沾一点边。 这是不对的。 我说脑袋里想着中
国， 就必须想着 56个民族。 每个民族的发展都不一样，
当然其中的汉族总体发展程度最高， 其次就是满族。 过去
讲五族共和， 满族在第二， 是对的。 满族继承了中国传统
文化， 但就是不缠脚， 很了不起。 过去写过不少文章， 探
讨缠脚的历史， 也有歌颂小脚是莲花的， 说潘妃 “步步升
莲花”， 小脚不是莲花， 小脚怎么能是莲花呢？ 踩在地上，
怎么是莲花？ 讲潘妃 “步步升莲花”， 我就不赞成。 满族
很了不起， 什么都学， 就是不学缠脚。
满族学， 按理应该说是 “吾家事”， 中国国境以外没

有聚居的满族。 但是， 研究满族语言、 文学、 文化、 风
俗、 习惯等等的学问， 在眼前的中国和世界， 实在是不景
气。 满族一入主中原就开始汉化。 虽然有几个皇帝看到了
这个危机， 努力加以匡正， 但似乎收效甚微。 到了近代，
清代统治结束， 研究满文的学者， 更为稀少。 西方汉学家
中间有旁通满文者， 比如德国的 w．Fuchs、 Haenisch等等。
日本过去也有专门研究满文的学者， 比如今西龙、 今西春
秋等等。 在中国， 建国以后范老 (文澜) 曾开办过满文学
习班， 邀请当时尚健在的满文老专家授课。 后来据说由于
老专家谢世， 从而停办， 后遂无问津者。
蒙古学是世界学说， 是世界蒙古学。 在汉满蒙回藏里

边， 蒙古学在世界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是显学。 各国几
乎都有蒙古学专家。 到现在也是世界显学。 原因也很简
单， 蒙古当时统治了半个世界。 蒙古征服的地方很多， 涉
及的语言也很多。 研究蒙古学的队伍， 国内好像还没有，

尤其是有成绩的， 在世界上占有地位的， 还没有。 蒙古民
族曾创建过历史上最辽阔的横亘亚欧两大洲的大帝国， 成
为历史上的奇迹。 到了近代， 蒙古学从欧洲兴起。 这门学
问研究难度极大， 它牵涉到众多的民族和语言， 一时成了
显学， 欧洲出了一些著名的蒙古学家。 清朝末年， 此风传
至中国， 以洪钧 《元史译文证补》 为首的许多汉文著作出
现了。 后来陈寅恪先生也在这方面写过一些论文。 一直到
今天， 研究蒙古史者， 尚不乏人。 我们虽然有掌握汉文资
料近水楼台之优势， 但通晓与蒙古史有关的众多的语言文
字， 则远逊西方学者。 不用说超过西方学者， 就是想同他
们比肩， 也尚有待于我国学者极大的努力。
至于朝鲜学， 做好这一件工作， 并不容易， 应该广泛

探讨与朝鲜文有关的古今语言文字， 仔细对比， 认真加以
科学的分析， 然后提出初步的大胆的假设， 在这个基础
上， 再继续探讨， 最后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中国的
朝鲜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向心
力。 在历史上， 朝鲜半岛也出现过分分合合的局面； 朝鲜
族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做出过贡献， 唐代有很多高丽僧赴印
度留学。 他们一方面吸收中国佛学， 另一方面又把佛教传
入日本。 后来他们又传入了宋明理学， 并加以发扬光大。
蔡德贵： 您曾为张至善、 张铁伟翻译的阿里·阿克巴

尔的 《中国纪行》 写序， 肯定 “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 穆
斯林的作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季羡林： 我的朋友白寿彝， 本人是回族。 白寿彝当时

雄心勃勃， 有个计划， 搞一个千万字的 《中国通史》。
“回” 泛指的就是穆斯林啦， 信仰伊斯兰教的。 它包括国
内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 阿拉伯国家对世界的文化交
流啊， 有很大的贡献。 比如这个糖， 糖英文不是 sugar
么， 都是从梵文来的。 世界的糖史， 就是糖的历史， 有 2
本， 一本是德国人写的， 我借过； 一本是用英文写的。 德
文写的那本啊， 材料多， 比较谨严。 英文写的那本， 很潦
草， 反正关于中国的那一部分， 几乎全是错。 杜环的 《经
行纪》， 我用过。 那时候唐朝周围的少数民族啊， 文化几
乎没有， 尚武， 打仗行。 唐朝时代的呢， 就是打仗打不过
他们。
咱们研究西域啊， 比较晚。 这方面的书啊， 只有向达

的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讲的多一点。 那时候， 长安那
个地方啊， 有点像后来的上海， 各种民族都有。 当时当然
是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
蔡德贵： 您一直支持对藏学做研究， 您从 1946年在

北大创办东语系之后的第三年， 就聘请于道泉到系任教。
于道泉又和原来已经在东语系的王森先生以及金鹏、 韩镜
清几位同事， 创办了藏文专业， 开始招生。 第一次招生虽
然只有两名学生， 却使藏学这一专业在高等学府内正式立
足， 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季羡林： 我曾经在 《一点希望———致藏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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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中说， 在全世界范围内， 藏学已经成为显学。 欧、
美、 日本许多大学里都设有专门研究机构， 对西藏的历
史、 宗教、 语言、 文学、 民俗、 艺术等等， 进行深入细致
认真严肃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累累的成果。 世界各国研究
佛教者几乎更是非通藏文不行， 因为藏文里保存了大量印
度梵文佛典的译文， 原文已佚， 汉译佛典中也找不到， 不
通藏文， 研究就难以进行。 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藏学的根源当然是中国西藏。 我国藏族有长久的文化传
统， 藏学研究也有悠久的历史。 汉族文学者中也有不少对
西藏的语言、 文字、 宗教、 历史发生兴趣的。 近年来， 他
们写了大量水平很高的专著和论文。 这当然又是一种非常
可喜的现象。
同世界各国研究藏学的水平相比， 我们当然是占优势

的。 但是， 我们也有不足之处。 对此我们决不能执行鸵鸟
政策， 或者视而不见， 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 为我辈所不
应取。 论藏文使用水平， 外国学者当然不如我们。 但是论
辅助条件， 论科学的研究方法， 则外国藏学研究者又往往
超过我们。 我们决不能夜郎自大， 固步自封， 鹤鹳饮海，
井蛙观天。 这样是绝无进步可言的。 据我个人的看法， 我
们最大的弱点是对于国外研究情况不甚了解， 信息极不灵
通， 甚至连想了解的愿望都没有。 国外藏学研究的专著和
杂志也十分不全。 这是非常危险的， 是阻碍我们科学研究
进步的。 当今之计， 我们必须广通声气， 急起直追， 而且
需要汉藏两族的学者密切协作， 携手共进， 取长补短， 决
不能划地为界， 自立营垒。 能做到这一步， 我国的藏学研
究就能大踏步前进， 为这一门学科开辟新天地， 大放异
彩， 无愧于我们伟大国家的声望和地位。 密宗应该是藏学
的重要内容。
藏学跟印度的关系更为密切。 藏文使用的字母， 是婆

罗米字母演化的。 婆罗米字母是和田那个地方使用的。 藏
文的字母就是从和田的婆罗米字母演变出来的。 “贝叶
经” 不是藏学， 什么经都可以写， 贝叶就是我们没有见过

的一种什么树， 也不是叶子， 一种树啊， 大概底下有一块
（可以当作 “纸”）， 当时没有纸， 在上面写字， 就叫贝叶
经。 贝叶经不一定都是佛教经典， 因为当时的贝叶就是
“纸”， 写什么就是什么 （其他经也可以写在贝叶上）。 因
为佛经东西多， 所以大多数贝叶经都是佛教的经典。 但是
不能一听贝叶经， 就以为是佛经， 不一定。
蔡德贵： 您在主编 《敦煌学大辞典》 的时候， “敦煌

学” 一条由您亲自执笔， 可见您很重视敦煌学。
季羡林： “敦煌学” 这个名词， 是陈寅恪先生最先使

用的， 其涵义比较笼统， 凡研究与古代敦煌有关的学问，
都可以称之为 “敦煌学”。 特别是有名的莫高窟和 19世纪
初 (或 18世纪末， 相差不过一年) 发现的藏经洞， 其中图
籍琳琅满目， 成为全世界许多国家学者研究的对象。 “敦
煌学” 之名因之日彰。 至于 “吐鲁番学” 这个名词， 始作
俑者恐怕就是不佞自己， 它泛指研究古代新疆文化的学
问。 因为吐鲁番地区考古发掘工作做得比较多， 成果比较
大， 所以就以 “吐鲁番学” 概括全疆的研究工作。 其中并
没有多少玄妙之处。 敦煌吐鲁番学具有六个方面的价值：
第一， 对研究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价值； 第二， 对研究中国
文学艺术的价值； 第三， 对研究语言学、 音韵学的价值；
第四， 对研究宗教问题的价值； 第五， 对研究古代科技及
其他方面的价值； 第六， 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
敦煌的意义啊， 得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 世界文化是

东西传递的， 从东方传到西方， 从西方传到中国， 这中间
就是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在世界文化史上， 占很重要的地
位。 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文化啊， 无非两大重点， 一个是
中国文化， 这个不用说了； 另外一个是古代的希腊、 罗马
文化。 世界别的地方没有产生这么重要的文化， 而这个文
化交流的通道， 就是丝绸之路。 敦煌的文书， 除汉文写本
外， 栗特文、 佉卢文、 回鹘文、 吐蕃文、 梵文、 藏文等各
民族文字写本约占六分之一， 可见敦煌是文化交流的集大
成者。 新疆地区更是多种语言、 多种宗教、 多种文化在这
里广泛传播与交流， 有汉文、 梵文 （古印度）、 吐蕃文
（古藏文）、 回鹘文 （古维吾尔文）、 于阗文、 栗特文、 龟
兹文、 希伯莱文、 突厥文、 吐火罗文等等。
龟兹学也包罗在国学的范围。 龟兹本来就是古印度、

希腊—罗马、 波斯、 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
处， 自汉代以来设立的 “西域都护府”、 “安西都护府”
相继设在龟兹。 敦煌学自然也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此
外， 2005年在田阳举行第四次壮学学术研讨会， 我曾发
去贺信表示支持。

注 释：
① 此部分根据季羡林先生临终前的多次口述综合整理
而成。

编辑 叶祝弟季羡林在授受蔡德贵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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